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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驱车抵达鸭
子村嬉子湖边东方圩埂
时，晨光伴随着夜色，包
围着眼前的千亩荷塘。清
风徐来，水波微兴，荷塘
里阵阵荷香，时浓时淡，
沁入心脾。草丛和圩汊里
时而传来几声虫鸣和水鸟
叫声。我在月光晨色之中
摊开手掌，感觉沾满了纯
白而又粉红的花香和安静
的鸟鸣。

东方埂的登宇农场主
人潘新民站在荷塘边静静
地等着我们的到来。这片
荷塘种植和水面养殖基地
是他多年前回乡创业时承
包的。他之前告诉我们，
拍摄和欣赏荷花的最佳时
间在清晨，因为荷花在每
天的清晨绽放，到了中午
的时候就会闭合，第二天
接着绽放，花期大约一
周；荷花最佳观赏时间在每天的六
七点钟左右，这个时候荷花开得最
艳丽，像二八年华的女孩站在桃树
下，沐浴着一场春风。

六时许，夜色全无，刚才的
一片墨绿色猛然变成了一望无际
的青绿色，与远近的稻田青草共
融一色。远远望去，那千万朵红
白相间的荷花，像一个个出水的
凌波仙子，远远近近、高低错落
地站在那里，百媚千娇地看着我
们……

我们兴奋地踩着荷塘埂上的露
水和青草，来到荷花面前，被她们
的美丽震撼了——鲜红如丹的，粉
红似霞的，纯白如雪的；盛开绽放
的，欲开犹闭的，含苞待放的，还
有花瓣落尽，只剩下寸许长金黄色
花丝的。花朵或高或低，有像小女
孩高举手臂手掌的；有隐隐躲在荷
叶丛中，害羞地只露出半边脸的；
而那一顶顶巨大的翠绿的荷叶，像
一块块青绿相间的玉盘一样，被一
根根粗细不一的荷杆支撑着，不少
荷叶中间还沾着晶莹透亮的露珠，
微风吹过，荷叶轻轻相碰，发出美
妙的沙沙声响，扰得荷叶中间的露
珠也随之滚动不停。

太阳未出，曙光初现，大地湿
润澄净。我们乘兴登上塘边一叶小
木船。主人先上船撑篙，我们按他
嘱咐左脚站岸边，微微弓身，右脚
轻轻落在船中间。船主站在船尾，
将竹篙轻轻一点，船便沿着一条早
先开辟的狭窄水道慢慢前行，只见
那些荷花被小船从两边“嗖嗖”分
开。船在荷中行，荷在身边移，荷
在头顶开。清澈见底的水面上，几
条小鱼游来游去。那些个头矮小的
荷花，藏在巨大的荷叶之间，神态
各异地盛开着，有的则靠近荷叶开
放着，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有三
五朵开得正浓烈的荷花，香气四
溢，花蕊上还挂着水珠。一只青蛙
自船边荷叶里噗地跳进水中，溅起
道道浅浅涟漪，几只白鹭从荷叶丛
中扑腾而起，飞到另一片荷花中
间，不见了身影。此刻，我才发现

真的与这些荷融为一体了，她们的
气息正包围着我，感染着我，让我
拥有一种崇高感和幸福感。置身
荷花之中，我渴望自己就此长成
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内心拥有一个清廉如
荷的大境界。

太阳已从远处的嬉子湖上初露
面容，大把大把的金色光芒倾洒在
荷花的脸颊上，让硕大的荷叶也镀
上了一层金边，我们也尽兴登岸而
归。主人家已备好丰盛的农家早
餐：柴锅稀饭，新麦粉鸡蛋灌饼，
雪白如乳的馒头，雪水腌制的咸鸭
蛋，莲藕排骨汤，菱角菜，咸鱼，
辣椒炒青豆……主人家读小学五年
级的女儿登宇捧来一摞画，其中大
部分是各种各样的荷花、荷叶、莲
籽、莲藕和鱼戏莲荷，既有才露
尖尖角的小荷和状如铜钱的圆圆
荷叶，也有残荷枯叶，更有自己
父母深水踩收莲藕的形象描写，
还有小登宇肩背书包、手捧荷花
莲蓬的自画像，栩栩如生又可爱
至极。

登宇农场的主人潘新民年近五
旬，水产养殖人的辛劳全部写在脸
上和身上。他无疑是用荷花写诗的
人，是手持莲灯的人，而我们则是
阅读者、欣赏者和感光者。他回乡
创业十几年中，把家安置在圩埂
上，临水而居，四周是辽阔的水
面、广袤的田野和无数只候鸟。他
除了承包几百亩水面养鱼养荷，还
成了一个编外义务护鸟员和关爱妇
女儿童的爱心人士。这些年，经他
救助放飞的受伤大雁、东方白鹳、
野鸭、白鹭等有上百只。十几个贫
困儿童在他的资助下上了大学，有
的当了医生和教师，有的做了大
学生村官。他从小生长在乡下的
水边，对水和泥土有着与生俱来
的特殊感情。久而久之，他自己
就成了一支荷、一条鱼和一只
鸟，在那片乡村土地上生长、游
弋、飞翔。

我也渴望拥有一朵荷花，永久绽
放在内心深处的湖泊。

荷的世界
欧阳健子

这是小镇上唯一的一家饭馆。上
世纪五十年代建矿初期，单大爷就在
此开办了饭馆，那时全县也没有几
家，即使有也多是国营或公私联营
的。单大爷一家来自南方，相对于我
们东北人自然有着活络的商业头脑。

小馆除了做家常饭菜外，还兼
做豆腐，且比很多专业豆腐坊做得
好，这不仅得益于我们这一方水土
（做豆腐用的大豆都是当地农民自
家种植的，没有化肥等工业肥料。
水，更是毫无污染的地下水——小
馆门前就有一口矿上打的深水井），
更是靠单大爷精湛的手艺，无论做
出来的是大豆腐、干豆腐，还是豆腐
脑，十里八村无可比拟。

做豆腐是很辛苦的活计，通常
都要在头一天或更早的日子泡豆
子，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开始用石磨
碾磨，将豆浆和豆渣分离出来，豆浆
还要加热熬到滚开，再用豆包过滤
一遍，如此这般才能使豆浆如牛奶
一样白嫩鲜香。做好的豆浆一部分
卖，一部分点上卤水不停地搅拌，保
证豆浆不会凝结成脑。再有，就是泼
豆腐，是否泼得均匀决定着干豆腐
的薄厚，好的干豆腐，铺在报纸上能
看清下面的文字。

小馆的豆腐总是供不应求，如
果谁家用量大，还要提前预订。人们
去买豆腐往往也不说买，而是说拣，
拣块豆腐。

小馆除了单大爷外，还有一个
厨师姓修。他炒的菜十分好吃，尤其
四喜丸子、红烧排骨、醋溜肥肠、爆
炒腰花，被镇上的人称为四绝菜，只
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少吃到，除非
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母亲才会打发
我们去买两样，然后用饭盒装回家
来，谓之待且（音qiě）。再有，就是
小馆同合社一样，都是处在镇中心
广场的边缘，是人们闲时扎堆的地
方，尤其是傍晚，与矿上结为友好单
位的莫日红山上的部队，经常下来
放映电影，我们这些孩子早早地去
广场占位置，如果兜里有钱，电影开
演前就去小馆买瓶汽水或一袋瓜
子。大些的，已经开始偷着抽烟，他
们合伙买一盒香烟。那时好像正流
行大生产、银象和船牌香烟，很多人
虽不抽烟，却愿意收藏烟盒，一张张
夹在书本里。

小馆虽然对外开放，但大多数
是公家来了客人才在此招待，比如
矿上镇里工厂学校医院派出所，接
待上级部门检查工作什么的。再就
是矿上一些独身的工人，包括外地
分配来的大学生，星期天休班或者
是刚从矿井里上来，三五结伴到小
馆改善一下伙食，这时，自然要喝上
几杯酒的，如此，小馆也就成了一个
欢乐的场所。有时，从中午一直喝到
下午两三点钟也不肯散去。如果是
集日，一些远近的村民，当他们把带
来的山货、农具，或是自家产的蔬
菜、瓜果梨桃卖出去，换了钱，也会
踅进小馆饱食一顿。单大爷和善，无
论你是吃一碗米饭，还是两个馒头
几个包子，都会免费给你上一碗高
汤，撒上葱花和香菜。

树基沟镇最繁华时期有着上万

人口，各色人等形成一个小小的社
会，且分若干帮派。其中矿山子弟一
派，当地原住民也就是村民一派，再
有就是一些外地来的下乡知识青
年，十分抱团。应该说，大多数日子，
上述几股势力都能够和平相处，其
间也不乏沾亲带故，比如矿上男青
年娶了村里女青年，等等。几股势力
都有自己的头头，我们矿上的青年
就以李长友、杨柏树最为知名，而不
远的清原县城则有杨光和小付。

那时流行一句顺口溜：（社会上
打架谁最厉害？）清原杨光小付，树
基沟长友柏树。

杨光小付我不认识，柏树就是
我家邻居，我平时叫他三哥。长友是
我一位要好同学的二哥，我自然也
跟着叫二哥，其实他还有一个外号：
二驴子。此人仗义，也很血性。我之
所以这样饶舌，其实我要说的是如
下这个事情：

一次，二驴子从外地办事乘坐
矿山的小火车回来，因为是下午三
点多钟，过了午饭点，他就和同行的
一个伙伴来到小馆。这时，正有一帮
附近的知青聚在小馆吃喝，显然已
是酒酣耳热。也许他们不认识二驴
子，也许认识，仗着酒劲而没当回
事，或是其它什么原因，总之他们彼
此发生了口角，继而动起武来。据说
二驴子的同伴胆小，没敢抻手，只有
二驴子一人对打六七个小子，在被人
用随身携带的刮刀刺破胳膊后，仍然
去院子里操起一把铁锹，将对方劈倒
三四个……当时我正在同学家玩，得
知他们打架的消息后，一溜跑到小
馆，见二驴子倚靠墙上，满身泥血。

人们将二驴子和受伤的知青送
进了矿上的医院。

若干年后，听同学说二驴子死
了，但不是因为打架，而是自己用雷
管崩死了自己。这让我很难过。二驴
子对我挺好，他曾经鼓励我说：喜欢
画画，就应该坚持下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大爷不再
经营饭馆，举家迁回了南方。饭馆由
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家接了下来。那
时我已初中毕业，去一个更大的矿山
上学和工作，虽然也经常回到故乡小
镇，但也很少去小馆。记忆中，有那么
两三次，是带了外地朋友回老家玩，
然后去小馆吃喝一顿，无论给多少
钱，女同学不仅不在意，还会给加几
道菜。再后来，随着小镇人口的逐渐
减少，女同学也关闭了小馆。

想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小馆
程远

香 周文静 摄


